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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围绕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展开详细介绍，帮助读者全面

了解相关内容。

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概述

脑黏体虫（學名：Myxobolus	 cerebralis）是一种寄生于鲑科（包括鲑鱼、鳟鱼及其同类）的黏孢子虫，可以导致

养殖及野生的鲑鱼和鳟鱼发生旋转病。大约一个世纪前，在德国的虹鳟上首次发现了脑黏体虫，但范围很快就扩大了并出

现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南非及其它国家。1980年代，研究发现脑黏体虫需要感染一种颤蚓科环

节动物来完成其生命周期。这一寄生虫利用刺丝囊胞的极丝刺入宿主细胞进行感染。	旋转病主要在幼鱼发病，并导致骨骼

变形及损伤神经。发病的鱼以别扭的螺旋状向前“旋转”而不是正常地游动，同时也不容易找到饲料并容易被捕食。此病在

幼鱼发病的致死率很高，感染的群体死亡率可高达90%，而存活的鱼也会因为残留在软骨及骨骼里的寄生虫而发生变形。

這些魚形同寄生虫的储藏室，并不断向水中释放寄生虫而导致其它鱼死亡。脑黏体虫是致病性最高、对鱼类养殖业最有害

的黏体动物之一。它是首个致病机理和症状都得到科学描述的黏孢子虫。这一寄生虫不会传播给人。

脑黏体虫对多种鲑亚目鱼类的感染均有报道：其中有8种“大西洋”鲑亚目，斑鳟属；4种“太平洋”鲑亚目，太平洋鲑

属；4种嘉鱼，红点鲑属；茴鱼，茴鱼属以及哲罗鱼，哲罗鲑属。脑黏体虫会通过三角孢子虫的附着和不同阶段在组织、

神经以及消化软骨内的迁移对其鱼宿主造成伤害。鱼的尾巴会变黑，但除了软骨的病变外，通常内脏器官看起来都较健

康。其它症状包括幼鱼的骨骼变形及“旋转病”行为（追尾）。通常认为这些症状是由于推动平衡导致，实际是由于脊髓和

低位脑干受损导致。试验表明，鱼可以在皮肤上就杀死黏体虫（可能是抗生素的作用）。但是当它们进入中枢神经后，鱼

就无法再对其进行攻击。不同品种之间的反应也并不相同。	在正颤蚓T.	tubifex，从消化壁释放的三角孢子虫会对蠕虫的

黏膜造成伤害。这种情况会在同一条蠕虫上发生上千次，且一般认为这会影响营养吸收。另外，被感染的蠕虫体重会降低

并退色。孢子几乎只在10°C~15°C体温之间时从蠕虫体内释放，所以生活在水温较高或较低环境中的鱼都不大容易被感

染且感染率也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鱼类对于旋转病中度或严重的临床感染，可以根据初次感染35-80天后的行为及外观变化进行推理诊断。由于受伤

及日粮中缺乏色氨酸和抗坏血酸也可以导致类似的情况，最终诊断应当以在鱼软骨内发现黏孢子虫为准。在严重感

染的情况下，应当对软骨进行显微检查并发现黏孢子虫。在轻微感染的情况下，更常见的检测是在查找黏孢子虫前

调查头软骨中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消化情况(the	pepsin-trypsin	digest,	PTD)。头部和其它组织可以用组织病

理学做进一步检查并确认黏孢子虫的位置和形态是否符合脑黏体虫的特征。组织部分的胞子血清学鉴定也可以使用

抗孢子的抗生素。寄生虫的鉴定可以用聚合酶链锁反应（PCR）对脑黏体虫415碱基对上18S	 rRNA基因进行扩增

并确认。初筛用的鱼应当处于最可能感染该寄生虫的生命阶段。已经暴发该寄生虫的国家都会定期使用这些技术进

行检测，而一些国家（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并没有发生该寄生虫但可能因进口而危险到本地鱼群也会定期进行检

测。

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的背景与发展

虽然最初在中欧的河鳟（Salmo	 trutta）和东北亚的其它鲑鱼上发现了野生病原，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对病原的传播却大大增加了这种寄生虫的影响。由于无法对脑黏体虫产生自然免疫，虹鳟特别易感并可以传播



很多孢子给同地区的其它鱼类甚至是抗病品种，如河鳟，并因此携带过多寄生虫并导致大量死亡。在脑黏体虫暴发的地

区，可能导致鱼群的大量减少甚至灭绝。

1956年，宾夕法尼亚州由于从欧洲引进了已经感染的鳟鱼而将脑黏体虫引入，并传播至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也是脑

黏体虫在北美首次得到报道。直至1980年代，旋转病仍被认为是在孵化池虹鳟的管理问题所造成。但是最近在落基山脉

诸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犹他州、蒙大纳州、爱达荷州及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水域也存在了该寄生虫，并在这里的

一些游钓河流造成了较高死亡率。美国西部的一些河流甚至损失了90%的鳟鱼。另外，旋转病也影响了在旅游业中相当重

要的休闲游钓，这一行业在美国西部一些州份的经济中也占据了较大比重。例如，蒙大拿旋转病特别小组（Whirling

Disease	Task	Force）估计鲑鱼相关休闲娱乐产业产生的消费仅在蒙大纳州就有300,000,000美元。。更糟的是，一些

脑黏体虫感染的鱼类（公牛鳟、山鳟及硬头鳟）已经受到威胁或濒临绝种。科罗拉多州和蒙大纳州受到影响最为严重，而

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和纽约州受到的影响则最轻，具体的原因仍不清楚，但可能与环境条件有气候条件有关。

在不同地方钓鱼时应事先清洁钓具并不将鱼从一个水域带到另一水域，这样也能避免不同水道间的交叉污染。	孢子可

以隐藏在毡底的涉水鞋下，需要用10%氯漂白剂和水进行消毒至少15分钟并彻底冲洗。	 由于魚体中的孢子会释放到水

中，鱼骨或内脏不能暴露在任何水体中。鲑鱼和鳟鱼不能用作诱饵。

深入分析

古希臘語語音是通過語言學的種種證據所重構的古希腊语音系，雖然古希臘語本身是多中心語言，但由於其他方言出

土文獻的不足，本條目主要討論的是西元前5世紀左右，雅典方言的發音。粗略來說，古希臘語有以下明顯的特徵：

塞音有现代希腊语不具有的三種對立：有聲塞音、無聲送氣塞音、無聲不送氣塞音（如Β	/b/,	Φ	/pʰ/,	Π	/p/	）。	元

音有分長短。	 高低重音。	 除了本條目所述的重構語音，在今日的古希腊语教學和文學研究中，也有一種基於文艺复兴神

學家伊拉斯谟的研究而約定成俗的發音，被俗稱為伊拉斯谟發音（Erasmian	 pronunciation）。從現代已有的證據來

看，伊拉斯谟發音有不少缺失（像是沒有上述的塞音對立），詳可參見古希臘語教學發音。

亚里士多德和特拉克斯都認為某些字母（或語音）是無法單獨發聲的，稱為不可發聲的（ἄφωνα），反之有些是可

單獨發聲的，稱為可發聲的（φωνήεντα），剩下比較難獨自發聲但仍勉強可以的，稱半可發聲的（ἡμίφωνα）。特拉

克斯依據⟨αι	αυ	ει	ευ	οι	ου⟩這群雙聲（δίφθογγοι）字母的組合方式，把總是放前面的稱為前置的（προτακτικά），

反之稱為後置的（ὑποτακτικά）；另外特拉克斯也注意到發音有長短，而把可單獨發聲的字母分為長的短的，和可長可

短，換句話說雙性的。

相关内容介绍

閉前圓唇元音	 /y/	和	 /yː/	 /iː/在書寫上都表示為不考慮長度的字母	 υ(upsilon)。在更早的時候，它們曾經是	 [u]	和

[uː]，難於精確的確定什么時候發音部位提前的。可能是有閉央圓唇元音	 [ʉ]	作為中間階段的一個漸變過程。這種提前不

在所有古希臘方言中出現，但是它被通用希臘語所繼承。產生這個字母的現代希臘語	 [i]	發音的不圓唇化發生在拜占庭時

代，在失去了在長和短	υ	之間的長度對比很久以後。	長半閉元音	/eː/	和	/oː/	有複雜的歷史。在某些實例中，它們早先分

別是提升的雙元音	[ei]	和	[ou]，拼寫為	ει	和	ου	反映了這種起源。在其他實例中它們分別引發自早先的短	/e/	和	/o/	的

加長，補償隨後的輔音或輔音簇在前字母時代的消失。比如:	λυθείς,	λύουσι	在更早時是	*lutʰents,	*luontsi。在另一

種不同的實例中，/eː/	引發自	<εε>	的收縮，而	/oː/	引發自	<εο>、<οε>	或	<oo>	的收縮，在方言中可找到它們的未

收縮版本。最初的雙元音失去雙元音式發音而變為	/eː/	和	/oː/	的時間可能在前古典時代，拼寫	ει	和	ου	提供了表示新語

音的方便方式，與起源無關。在二合字母拼寫	 ει	和	 ου	對應於最初的雙元音的地方它們叫做“真正雙元音”，在所有其他

情況，它們叫做“偽造雙元音”。	在古典時期期間或不久之後，/eː/	和	/oː/	二者分別向著	[iː]	和	[uː]	升高。/eː/(ει)	因此

并入了最初的	 /iː/，而	 /oː/(ου)	 占據了早先	 /uː/	 音位的空位，它已經被提前到了	 /yː/	 (見上)。<υ>	 從來就不混淆於

<ου>	的事實指示了	<υ>	在	<ου>	被升高之間就被提前了或者這兩個音位是同時變更的。



如上所述在前古典時期	 ει	和	 ου	就已經被單元音化。雙元音在古典時期期間和之後有不同的發展。所有其他的有前

下滑音的雙元音也最終單元音化了。這發生在古典時期之前、期間或緊後，在長元音	ᾱι,	ηι,	ωι	的情況中，這里的下滑音

不再發聲，并在後來的正寫法中只用下標來代表(ᾳ,	ῃ,	ῳ)。/ai/	在後古典希臘語中被單元音化為	[ɛː]，并在羅馬時期放棄

了元音長度，它最終并入了	/e/。/oi/	和	/yi/	并入了	/yː/	并在拜占庭時代并入了	/i/。	在有後下滑音的雙元音(αυ,	ευ,	ηυ)

中，下滑音在希臘化時代成為了輔音，最初導致了現代希臘語的	 /av/,/ev/,/iv/。/ɔːu/	很少見并不出現在古典雅典語中(但

出現在愛奧尼亞語中)。

所有的濁塞音“mediae”後來都變為了濁擦音([v],	[ð],	[ɣ]	~	[ʝ])，而所有的送氣音“aspiratae”都變成了清擦音([f],

[θ],	 [x]	 ~	 [ç])。這些也是現代希臘語的音值。轉變被假定發生在古代，在通用希臘語時代期間，而有可能在古典雅典希

臘語之後。轉變可能開始於濁軟顎音	[ɡ]	>	[ɣ]	~	[ʝ]	(在公元前3世紀)并在公元1世紀的某個時候完成了對“aspiratae”的

轉化。	在雙唇音的情況下，轉變必定經過了雙唇擦音	[β]	和	[ɸ]	的中間階段，因此現代的音值不是雙唇音而是唇齒音。

详细信息

σδ	只驗證於在古風時期的萊斯博斯島和斯巴達的抒情詩以及希臘化時代的田園詩中。多數學者把這作為	[zd]	發音存

在於這些作者用的方言中的跡象。	色諾芬對古波斯語的抄錄和文法家提供的證據支持在古典阿提卡方言中的	 [zd]	發音。

在另一方面，ζ(比如	ὄζω)和	σδ(比如	ὅσδε)在所有古典題字和文獻中都是有所區別的事實指示了不同的發音。	 [z(ː)]	可

驗證於大約公元前	350	年的雅典題字中，并且是通用希臘語中的可能音值。	[dʒ]	或	[dz]	可能已經存在於某些其他并存

的方言中。	其他兩個	διπλά	可能在古典雅典語中發音為	[pʰs]	和	[kʰs](它們在老字母中寫為	<ΦΣ>	和	<ΧΣ>)，但是

第一個成員的送氣在語音上是無關緊要的。	對輔音叢	 [ks]	和	 [ps]	使用特殊字母的不尋常用法可以用它們是允許處於音

節結尾的僅有組合的事實來解釋。通過這個約定，所有希臘語音節都可以寫為帶有最多一個結尾輔音字母。

在唇音	/b/、/p/	和	/pʰ/	前，它變為	[m]	并在這里用寫為	μ	表示。例如:	ἐμβαίνω,	ἐμπάθεια,	ἐμφαίνω。在在這

個唇音跟隨著	 /s/	即二合字母	ψ	的時候也同樣如此，比如	ἔμψυχος。	在鼻音	 /m/	前，仍在發音部分上同化而出現長輔

音，兩個鼻音被一起發音為延長的鼻音	[mː]	并用書寫為	μμ	來表示。比如:	ἐμμένω。	在軟顎音	/ɡ/、/k/、/kʰ/	之前，音

位	/n/	被實現為	[ŋ]	并用寫為	γ	來表示。比如:	ἐγγύς,	ἐγκαλέω,	ἐγχέω。在這個軟顎音跟隨著	/s/	即二合字母	ξ	的時

候也是如此，比如	συγξηραίνω，但是這不常出現。因此，拼寫	γγ	不表示雙長塞音	[ɡː]	(前置詞	ἐκ	和開始於	/ɡ/	的詞

幹的複合可能有	 [ɡː]，但是傳統正寫法在這種詞中用	 ἐκγ-)。	 在所有其他環境中音位	 /n/	 被正規實現為	 [n]。	 偶爾

的，/n/	音位出現在真正長輔音中而不帶任何發音部分上的同化，比如在詞	ἐννέα	中。為了音韻目標而假造的長輔音也能

偶爾找到，比如在形式	ἔννεπε	中，它出現在荷馬的《奧德賽》中。

在古希臘語中通常對一個詞中一個音節加重音。不像現代希臘語，它是音高重音，意味著重音音節比其他音節要發更

高音調；哈利卡納蘇斯的戴歐尼修斯聲稱音程近似音樂中的純五度。在標準的多調正寫法(在希臘化時代發明，但直到拜

占庭時代才普遍接受)，銳音符(ὀξεῖα)用來指示簡單的重音音節。在長元音和雙元音中重音可能落在這個音節的任意半音

節(或mora)上，如果落在第一	 mora	 上，這個音節是高調接著低調，它在多調正寫法中指示為揚抑符(περισπωμένη):

比如	/ée/	=	ῆ	~	/eé/	=	ή。	重音可以落在一個詞的最後三個音節中的一個上，如果最後音節包含長元音或雙元音，它只

能落在最後兩個音節中的一個上。揚抑符只能落在最後兩個音節中的一個上，并且只在這個音節包含長元音或雙元音的時

候。在最後音節上的銳音符號(除了在停頓或前接詞之前)有規律的在正寫法中替代為抑音符(βαρεῖα):	 這可能指示降低音

調，但來自古代作者的證據在這一點上是不明確的。	如果倒數第二個音節加了重音，它通常有抑揚符，如果它包含長元音

或雙元音而最後的音節包含短元音的話，否則它有銳音符。加重音的最後音節可以有要么銳音符(或抑音符)要么揚抑符。

在某些詞形變化形式中，最終的	αι	和	οι	作為短元音處理。

以上就是关于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的详细介绍。亚洲自偷自拍另类18p等相关话题也值得进一步了解。


